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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回  小神童聯姻富室　窮醫士受害官舟

　　詩曰：　　莫怨天公賦畀偏，

　　窮通才拙似浮煙。

　　空思他日開屯運，

　　難定今朝締好緣。

　　有聚終須風雨散，

　　無情何必夢魂牽。

　　莊周似蝶還非蝶，

　　總與乾坤握化權。這兩首詩，是說人婚姻富貴，貧窮落難，都由天定，非人力可為。無奈世人，終不安分明理，見人一時落

難，即要退婚絕交，使從前一團和好，兩相棄絕。誰想他惡運一去，忽然富貴，自己反要去靠著他。所以古人說得好 ：「 十年富
貴輪流轉。」 以見人心必不可因眼前光，而不計其日後 也。至於婦人，惟重賢德貞靜，不在容貌美丑。如容顏俊美，不能守節，
非惟落於泥塗，甚至為娼為妓，遺臭萬年；若容貌醜陋，而能堅貞守困，豈特名標青史，且至大富大貴，享用不盡。今我說一樁賴

婚安分的，與眾位聽者。

　　話說江南蘇州府，有個少年解元姓金，名桂，號彥庵。父親官為參政。因朝中權奸當道，正直難容，早早致仕在家。母親白

氏，自生了彥庵，即染了弱症，不復生產。參政因是獨子，十六歲就替他做了親，娶妻黃氏，才貌雙全。夫妻十分恩愛，十七歲就

生一子，生得骨秀神清，皎然如玉。夫妻愛如珍寶，取名金玉，字雲程。賦性聰明，一覽百悟。六七歲即有神童之號。

　　且說彥庵，十八歲上進學，二十歲鄉試，就中了解元。三報聯捷，好不興頭。其妻黃氏，又產下一女，就取名元姑。到冬底，

彥庵正打點進京去會試。不料母親白氏忽然病重，至二月初一身亡。彥庵在家守制，將近服滿，那知參政因夫人死了，哀痛慘傷，

也染成一病。病了兩年，也就相繼去世。彥庵夫婦，迭遭凶變，痛慕日深，居喪盡禮至念，六歲方才服闋。算來會場，尚有一年。

在家讀書訓子，以待來年會試。

　　且說蘇州閶門外，有一土富，姓林名旺，字攀貴，人都喚他林員外。院君張氏，做人最是勢利。只生兩女，長女取名愛珠，年

方一十歲，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琴棋書畫，件件皆精；歌賦詩詞，般般都曉。只是賦性輕浮，慕繁華而厭澹泊；居心

乖戾，多殘刻而鮮仁慈。父母因他才貌，愛如珍寶，必要擇一個富貴雙全，才貌俱備的，方才許親。所以此翁專喜趨炎附勢，結交

官宦，意欲於官宦人家，選一十全的女婿。奈他是個臭財主，哪個大官顯宦來結交他？所結交的，無非衙官學師，舉人、貢生、生

監等。思量遇著一個將發達的公子，就好為大女兒結親。其次女名喚素珠，相貌生得中中。小素珠四歲，教他唸書識字，他便道 ：
「女兒家，要識字何用？將來學 些針指，或紡綿績麻，便是我們本等。」父母因她才貌平常，將來原只好嫁一個鄉莊人家，故全不
放

　　一日偶然在外間走，訪得蘇州府學學師，今日上任，係徽州府人，兩榜出身。急急到家換了衣服，出城迎接。明日學師免不得

來看他。原來那學師姓金，名素綬，號誠齋，與金彥庵是鄉榜同年。因同姓，又係同房，榜下就結為兄弟。彼便連捷，殿在三甲，

就了教，今選蘇州府學教授。一到先看彥庵，然後看林旺。林旺有心要結交他，正值園中牡丹盛開，隨即發帖，請學師賞花。因想

彥庵是他同年兄弟，且是少年解元，將來發達的鄉宦，正要結交他，便也發帖，請來陪學師。那一日，學師與彥庵，都到林家園內

吃了半日酒，彥庵回家發帖，於十五日請學師。隨也發一帖，請林旺相陪，還了他禮。至期二人俱 到。茶罷，學師道 ：「聞年姪
甚是長成，今年幾歲了？」彥庵 道 ：「十歲了。」學師道 ：「聞得六歲就有神童之譽，如今自然一發好了，何不請出來一會。」
彥庵道 ：「理應叫他出來拜 見，只是小子無知，惟恐失禮，獲罪尊長。」學師道 ：「說哪 裡話，自家兄弟，何見外至此。」彥庵
便命小廝，喚出兒子先拜見了伯伯，然後叫他拜員外。員外一見雲程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美如冠玉，先已十分愛慕，又見他十數歲的

孩子，見了客人彬彬有禮。見禮畢，就在彥庵肩下旁坐了。學師問他些經史文字，他便立起身來，對答如流。至坐席吃酒，又隨著

父親送酒送席，臨坐，又向各位作揖告坐。彥庵送色盆行令，學師有意要試他，故意說些疑難酒頭酒底，弄得林旺一句也說不出，

雲程反句句說來如式。喜得學師大贊道 ：「奇才奇才，將來功名，必在吾 輩之上，神童之名，信不虛也。」林旺見他舉動言語，
應對如流，先已稱奇。今又見學師如此歎賞，方知實是才貌雙全的了。

　　且他父親是個解元，將來必中進士，他的文才既好，科甲定然可望，年紀卻與大女兒同庚，許嫁與他，豈不是一個快婿！只是

當面不好說得，席散到家，便在張氏面前，極口稱贊 ：「金 解元之子，才貌十全，將來功名必然遠大。年紀與大女兒同庚，若與
結親，真一快婿。須及早央人說合，不可錯過。算來只有金學師是他相好，同年兄弟，必須求他去說方妥。」張氏道：

　　「我女兒這般才貌，怕沒有一個好女婿？員外何須性急。我聞 得金家雖是鄉宦，家中甚窮。解元中後，父母相繼去世，不能連
科及第，看來命也平常。兒子就好，年紀尚小，知道大來如何？休得一時錯許，後悔無及。依我主見，待他中了進士，再議未遲。

」林旺道 ：「院君差矣。他若中了進士，又有這樣好 兒子，怕沒有官宦人家與他結親！還肯來要我家女兒麼？」張氏見丈夫說得
熱鬧，便道：「員外既看中意了，就聽憑你去許他罷。只是要還我一個做官的女婿便罷。倘若沒有出息，我女兒是不嫁他的。」林

旺道 ：「但請放心。這樣女婿，若不做官， 也沒有做官的了。」於是次日特到學中拜看學師，求他到金解元家與大女兒為媒。學
師口雖應允，心上便想道 ：「我那姪兒 如此才貌，必須也要才貌雙全的女子，方好配得他來。不知林老的女兒如何？須要細細一
訪，方好為媒。」於是隨即著人外邊去訪。誰知林愛珠才女之名，久已合縣皆知。只因他是個臭財主，鄉宦人家不肯與他結親，平

等人家，他又不肯許他，所以尚待字閨中。學師訪知，便往金家竭力說合。金家也向聞此女才貌果然甚美，隨即滿口應允。學師面

復了林家，林旺即刻將大女兒的八字送去。金家也不占卜，擇了十月念四，黃道吉日，將將就就備了一付禮，替兒子納了聘。林家

回盒，倒十分 齊整。定親之後，彥庵就擇了十一月二十上京會試。林家知道，又備禮送行不表。
　　且說彥庵到京，候至場期，文章得意，放榜高高中了第二名會魁。殿試本擬作狀元，只因策內犯了時忌，殿在三甲榜下，就選

了陝西浦城縣知縣。到家上任，拜望親戚朋友，上墳祭祖。

　　又到林親翁家辭行。林員外先備禮奉賀，又請酒餞行。借此光耀門閭，驕傲鄉里。又在張氏面前誇嘴說 ：「我的眼力何如？
不要說女婿將來的貴顯，即如眼前先是香噴噴一個公子了。」

　　張氏與愛珠聞之，也覺歡喜。不數日，彥庵夫婦，帶了一雙兒女，一個老家人俞德，一同上任不題。

　　且說愛珠小姐，才貌雖好，奈他器量最小，每每自恃才貌，看人不在眼中，連自己妹子，也常笑他生得粗俗，說他這樣一個蠢

東西，將來只好嫁一個村夫俗子，不比我才貌雙全，不怕不嫁一個富貴才郎，終身受用不了。後見父親將他許與金家，公公是個解

元，丈夫是個神童，已十分矜狂欣喜，見於顏面。

　　後又見公公中了進士，選了知縣，更加榮耀。想自己將來一個夫人，是穩穩可望的了。便任情驕縱，待下人丫鬟，動不動矜張

打罵，父母也不敢拗他。一日，忽對父母說 ：「家中這些丫 頭，個個都是粗蠢的，不是一雙大腳，就是一頭黃髮。只好隨著妹
子，紡綿績麻還好。若要隨著孩兒焚香煮茗，卻沒有一個中用的。」張氏道 ：「這個何難！對爹爹說，討一個好的來服 侍你便
了。」張氏隨即與員外說知。員外就叫家人，去喚了一個媒婆來，說道 ：「我家大小姐房中，要討一個細用丫頭，腳 要小些，相
貌也要看得過，又要焚香煮茗，件件在行，字也要略識幾個的方好。你曉得我家大小姐是個才女，又許在金老爺家，將來少不得要



隨嫁的。倘若不好，鄉宦人家去不得。我價錢倒也不論，媽媽須揀上好的，領來便了。」媒婆連連答應，隨即別了員外，出去四下

尋訪不題。

　　卻說蘇州胥門外，有一個不交時的名醫，姓石，名道全，醫道樣樣俱全。怎奈時運不濟，貧窮的請他一醫便好，富貴的也不來

請他。就是請去，少不得還請幾個時醫參酌，好的也叫不好，焉能見效？所以雖是名醫，家中窮苦不堪。更兼他一心只想行善，貧

窮的不請便去，不但不索謝，有時反倒貼他藥資。

　　富貴人家，也不去鑽刺，有人請他，總是步行，並不乘轎。家中又無藥料，到人家開了方子，聽他自去買藥。謝儀有得送他，

也不辭沒得送他也不要。父母久已去世，並無兄弟伯叔。祖上原是舊家。妻子周氏，也是舊家之女，只生一子一女。女兒年已十二

歲，名喚無瑕，有七八分姿色，得一雙小腳，也識得幾個字，走到人前，居然大家女子。待父母極孝，父母也甚愛他，兒子年方八

歲，小名丑兒，表字有光。生得肥頭大耳，有一身膂力。要吃一升米飯，專喜持槍弄棍，常同街坊小廝們上山尋野味，下水捉魚

蝦。路見不平，就幫人廝打，大人也打他不過。

　　幸喜他只欺硬不欺軟，所以人都叫他好。一日同了小廝們到教場中玩耍，適值那日守備帶領營兵下操，丑兒竟去將他大刀拿

起。那時守備姓李名紹基，看見七八歲小廝拿得起大刀，頗以為奇，就喚來問道 ：「你今年幾歲了？怎拿得動大刀？可會騎 馬
麼？」丑兒道 ：「八歲。馬實從未騎過，想來也沒有什麼。 只人小馬高，上去難些。」守備道 ：「我著人扶你上去，你不 要害怕
跌下來便好。」丑兒道 ：「只要騎得上去，一些不伯， 也不愁跌下的。」守備就著營兵扶他上馬。他拿了韁繩，不慌不忙，滿教
場一轉，仍走到原處，營兵扶他下來，竟像騎過的一般。守備更加稱奇，說 ：「你小小年紀，有這般本事，姓甚 名誰？住居何
處？」丑兒道 ：「姓石，名有光，乳名丑兒。家 住胥門外。」守備道 ：「你父親作何生理？」丑兒道：「行醫。 」守備道：「行
醫也是斯文一脈，你有這般膂力，我三六九下操日期，你可到來學習騎射，我再教你些武藝，大來也好圖個出身。」丑兒連忙磕頭

道 ：「多謝老爺。」於是每逢下操，丑 兒必到。那守備果然教他，丑兒一教就會。不數年，十八般武藝精通，連武弁多不如他，
此是後話。

　　且說石道全合當有事。忽有一個過往官員，姓利名圖，號懷寶。捐納出身，做過幾任州縣，奇貪極酷。趁來銀錢，交結上台。

今升杭州府同知，帶了家眷上任。夫人常氏，破血不生。

　　娶妾刁氏，利圖十分寵愛。生子年已十二，取名愛郎，生得清秀輕佻。利圖、刁氏，最所寵愛，一同上任。

　　船到胥門，夫人忽然抱病。利圖吩咐立刻住船，去請醫生。

　　誰知上岸就是石道全家。請了道全下船，診了夫人的脈，說道：

　　「夫人此病，是氣惱上起的，沒甚大病，只須兩服藥就好的。」 寫下方子，利圖送了一封謝儀別去。利圖即著人買了兩帖藥，
一面開船，一面就著丫鬟煎藥與夫人吃。原來夫人的病，都因刁氏侍寵而驕，看夫人不在眼裡，日常間罵狗呼雞，屢行觸犯。

　　夫人是個好靜的人，每事忍耐，故鬱抑成病。刁氏正喜中懷，今見醫生說她就好，心上好生不快。忽起歹心，想老爺舊年合萬

億丹，有巴豆餘存，現帶在此，私自放在藥裡，與他吃了。

　　雖不死，瀉也瀉倒他。於是就將數粒研碎，和入藥中。夫人哪裡知道？吃下去一個時辰，巴豆發作，霎時瀉個不住，至天明足

足瀉了數十次。誰知病虛的人，那裡當得起瀉，瀉到天明，忽然暈去，嚇得一家連連叫喚。刁氏也假意驚張，鵝聲鴨氣喊叫，捧住

了夫人的頭，反將手在她喉間一捏，夫人開眼一張，頓時氣絕。那老爺溺愛不明，大哭一場，不去拷問家中人，反歸怨到醫生身

上，道 ：「夫人雖有病，昨日還是好好的，吃了 那醫生的藥，霎時瀉死，明明是他藥死的。先叫住船，一面備辦後事，一面著幾
個家人小廝，趕回蘇州，打到石道全家，打他一個罄空。再將我一個名帖，做一狀子，送到縣中去，斷要他償命。」眾家人聞命，

個個摩拳擦掌。駕了一隻小舟趕去。

　　那石道全正是閉門家裡坐，禍從天上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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